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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北
京
老
舍
故
居
中
，
有
一
個
﹁老
舍
先
生
幽
默
小
品
賞
析
﹂
的
專
題
展
覽
。
這
個

展
覽
，
所
有
內
容
都
在
一
台
電
腦
熒
屏
上
。
打
開
一
看
，
有
畫
面
，
有
場
景
，
有
語
言
，

有
文
字
。
嬉
笑
怒
罵
，
妙
趣
橫
生
。
展
出
的
二
十
二
幅
作
品
，
都
是
老
舍
生
前
創
作
的
幽

默
詩
文
，
並
由
著
名
漫
畫
家
葉
淺
予
、
丁
聰
、
方
成
共
同
製
作
完
成
。
從
這
些
質
樸
、
機

智
的
語
言
中
，
我
們
能
感
受
到
老
舍
睿
智
的
語
言
技
巧
和
寬
宏
的
人
生
態
度
。
在
此
略

舉
幾
例
，
以
供
欣
賞
。

一
曰
﹁教
授
﹂
：
﹁張
先
生
是
位
有
名
的
教
授
，
所
以
最
怕
人
家
看
不
起
。
自
己
太

忙
，
不
能
寫
文
章
，
專
等
別
人
寫
了
加
以
攻
擊
。
說
作
者
心
田
不
正
因
為
鼻
子
歪
，
或
是

小
時
候
偷
過
一
管
筆
。
﹂

沒
想
到
，
老
舍
那
個
時
候
，
也
有
這
樣
的
教
授
。
不
能
寫
文
章
，
那
教
授
的
職
銜
又

是
如
何
得
到
？
可
能
是
自
己
封
的
，
可
能
是
花
錢
買
的
，
也
可
能
是
剽
竊
別
人
的
論
文
剽

竊
來
的
。
但
這
個
﹁有
名
的
教
授
﹂
還
算
聰
明
，
得
到
了
這
個
職
位
之
後
，
就
什
麼
文
章

也
不
寫
。
這
樣
既
可
以
去
挑
別
人
的
毛
病
，
又
可
以
避
免
暴
露
自
己

的
毛
病
。

二
曰
﹁戀
歌
﹂
：
﹁自
從
那
天
我
看
見
您
，
姑
娘
，
我
才
開
始

覺
得
了
生
命
。
您
看
，
往
常
吃
四
個
饃
饃
，
那
天
，
我
吃
了
整
整
一

個
鍋
餅
。
我
那
憧
憬
之
胃
，
正
如
那
歇
司
特
力
之
心
，
從
那
天
起
，

一
齊
十
二
分
的
發
痛
！
﹂

有
一
些
人
為
了
得
到
姑
娘
的
芳
心
，
當
面
說
謊
也
大
言
不
慚
。

但
這
個
男
人
的
表
達
方
式
，
也
太
讓
人
作
嘔
了
。
鍋
餅
吃
多
了
，
還

能
不
肚
子
痛
？
可
惜
有
些
姑
娘
，
愛
聽
這
樣
的
謊
言
，
一
句
﹁我
愛

你
﹂
就
讓
她
甜
蜜
得
半
宿
睡
不
着
覺
。

三
曰
﹁長
期
抵
抗
﹂
：
﹁好
小
子
，
你
敢

打
？
我
立
刻
通
電
罵
你
祖
宗
，
並
且
高
喊
，
長

期
抵
抗
！
一
定
，
你
的
耳
朵
當
然
不
聾
？
你
在

這
邊
打
，
打
吧
；
我
上
那
邊
去
出
恭
。
敢
過
來

不
敢
，
小
子
？
敢
！
好
，
你
小
子
是
發
了
瘋
。

你
真
過
來
？
咱
們
明
天
再
見
，
和
瘋
狗
打
架
算

不
了
英
雄
。
﹂

這
段
話
，
真
是
惟
妙
惟
肖
。
嘴
上
說
：
﹁長
期
抵
抗
﹂
，
實
際

卻
﹁畏
敵
如
虎
﹂
。
人
家
沒
有
過
來
時
，
在
那
兒
頓
足
叫
陣
。
可
人

家
真
的
過
來
了
，
嚇
得
撒
腿
就
跑
。
好
可
笑
，
好
可
憐
。

四
曰
﹁致
富
神
咒
﹂
：
﹁無
論
在
什
麼
年
光
，
假
如
你
聰
明
，

我
的
寶
貝
，
無
論
什
麼
事
情
，
都
能
找
到
發
財
的
好
機
會
。
﹂

聰
明
的
確
可
以
發
財
，
但
問
題
的
癥
結
是
，
一
些
本
來
很
不
聰

明
甚
至
是
非
常
愚
笨
的
人
，
卻
總
自
以
為
聰
明
。
自
作
聰
明
去
發
財

，
所
以
往
往
﹁聰
明
反
被
聰
明
誤
﹂
。

五
曰
﹁瞎
湊
﹂
。
有
一
次
，
老
舍
家
裡
來
了
幾
個
文
學
青
年
，

請
教
怎
樣
寫
詩
。
老
舍
說
：
﹁我
不
會
寫
詩
，
只
是
瞎
湊
而
已
。
﹂
有
人
提
議
請
老
舍
當

場
﹁瞎
湊
﹂
一
首
，
老
舍
隨
口
吟
道
：
﹁大
雨
冼
星
海
，
長
虹
萬
籟
天
；
冰
瑩
成
舍
我
，

碧
野
林
風
眠
。
﹂

寥
寥
二
十
字
，
便
把
八
位
人
們
熟
悉
的
文
藝
家
的
名
字
，
﹁瞎
湊
﹂
在
一
起
。
而
且

形
象
鮮
明
，
意
境
開
闊
。
青
年
們
聽
了
，
無
不
讚
嘆
叫
絕
。

六
曰
﹁自
傳
﹂
：
﹁舒
舍
予
，
字
老
舍
，
現
年
四
十
歲
，
面
黃
無
鬚
。
生
於
北
平
，

三
歲
失
怙
，
可
謂
無
父
；
志
學
之
年
，
帝
王
不
存
，
可
謂
無
君
。
無
父
無
君
，
特
別
孝
愛

老
母
。
…
…
及
壯
，
餬
口
四
方
，
教
書
為
業
，
甚
難
發
財
。
每
購
獎
券
，
以
得
末
彩
為
榮

，
亦
甘
於
寒
賤
也
。
…
…
書
無
所
不
讀
，
全
無
所
獲
，
並
不
着
急
。
教
書
做
事
均
甚
認
真

，
往
往
吃
虧
，
亦
不
後
悔
。
如
此
而
已
，
再
活
四
十
年
，
也
許
有
點
出
息
。
﹂

老
舍
說
：
﹁世
上
最
美
最
善
的
事
情
，
往
往
都
是
最
愚
最
傻
的
人
幹
出
來
的
。
﹂
老

舍
就
是
這
樣
一
個
人
，
帶
走
了
自
己
的
煩
惱
，
卻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快
樂
。

北京著名作家劉震雲在
朋友家一次奇特的吃麵經歷
，是一件有趣的事。

二十年前，劉震雲北大
畢業分配到《農民日報》社
，開始發表小說。他寫的一

個短篇小說《鄉村變奏》在《青年文學》發表
，一個安徽滁州的文學青年給他寫信，對他的
這篇小說發表意見，於是就建立了通訊聯繫。
剛好不久劉震雲到滁州採訪，他不認識這個縣
裡的任何人，便打電話給這個通信的朋友。劉
震雲打的是朋友單位的值班電話，朋友的同事
還不錯，居然為他騎自行車到朋友家裡為他找
人。

他的這個朋友正蹲在灶台上喝粥，聽說北
京來的記者找他。因他北京也沒有一個熟人，
只跟這個叫劉震雲的通過幾封信，便估計肯定
是這個人。於是騎上自行車飛奔到縣賓館，找
進房間，一打問，果真是劉震雲找他。於是這
兩個從未謀面的朋友聊了起來。那時人還比較
單純，不浮躁，於是聊的話題也多，人也真誠
實在。聊着聊着，時間過了十二點，朋友以為
劉震雲是北京來的記者，過一會縣裡肯定會來
人通知他吃飯，弄不好劉震雲也留他，還能跟
着吃一回縣裡的飯，可是過了十二點，眼看要
一點了，還沒有人過來請。那時記者還沒有現
在這樣讓人 「頭皮發怵」，縣裡估計也沒太重
視。於是朋友說，乾脆請你到我家去吃吧？劉
震雲看看快一點了，也沒有人過來，於是說，
那好吧。便跟了朋友出來，上了朋友的自行車
，由朋友馭着，穿過縣城熙熙攘攘的大街，來
到朋友家在縣城西門的一個獨院裡。

朋友家沒有任何準備，只有朋友父親一人
在家，鍋裡一鍋清水。已一點多鐘，買菜現做
也來不及，於是便下麵條。三個男人，下了一
鍋的麵條，放了許多的醬油和蒜花，就在院子
中心撂下桌子，三個男人坐定， 「呼啦呼啦」

吸麵條。正吸到勁頭上，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隻大黃蜂， 「嗡嗡嗡
」地在頭頂上轉。這是一隻身上帶着黃點、非常健碩的標準 「老
牛蜂」，據說可以把老牛螫瘋。這傢伙看來 「吃」得不錯，長得
像一隻小蒼鷹，飛的聲音非常響。它像一隻直升機，在頭頂上做
着各式動作：俯衝、拉起、盤旋，朋友起來轟它，根本不起作用
，朋友父親又找來一個雞毛撣子，在空中亂舞。可這傢伙，太敏
捷了，你根本近不了它的身。

於是大夥兒便不再管它，埋頭抓緊吸麵條，偶爾它衝下來，
大家齊動手去 「轟」。季節似乎是個大夏天。麵條吸得急了，三
人滿臉流汗，可不管不顧。頭頂上 「嗡嗡嗡」着，三人埋着頭吸
。院子裡有兩棵高大的泡桐樹，綠蔭一地；牆邊上的雞冠花和野
茉莉長得正旺，有幾隻雞在遠處啄食，不時發出 「咕咕咕」的聲
音，和這頭頂上的 「嗡嗡嗡」聲相應和。

朋友父親幽默。吸完麵，為了緩和一下氣氛。他尖聲對劉震
雲說： 「鄉下的黃蜂也曉得你城裡來，特來為你舞蹈。」

劉震雲喘了口氣，慢悠悠地說： 「這個黃蜂和午後，我會記
得的。若干年後，也許還來個 『小劉夢蜂』呢！」

事情過去多年了。事後朋友想來，這隻大黃蜂，它從哪裡來
的呢？反正不會是朋友家的泡桐樹上的。因為樹上沒有蜂巢。可
能是屋後的小樹林子裡的。那裡雜樹多，這傢伙不知怎麼迷了路
，撞在這個午後與這三個人相遇了。

那會兒劉震雲人還年輕，還沒有寫出今天的《手機》和
《一句頂一萬句》。那頓午餐雖然簡單，又遇見黃蜂這麼一個小
小的插曲，可沒覺得有多麼尷尬。事後想想，反覺十分有趣。

但這確實是一次令人難忘的午餐。

初
秋
的
一
個
傍
晚
，
我
下
班
坐
公
交
車
回
家
，
到
站
後
在
車
站

旁
一
家
燒
餅
舖
買
了
一
個
剛
出
爐
的
黃
橋
燒
餅
。
燒
餅
很
燙
，
我
來

回
不
停
地
倒
着
手
。
發
出
一
陣
陣
香
味
的
燒
餅
酥
皮
上
，
一
粒
粒
芝

麻
烤
得
金
黃
，
十
分
誘
人
。
我
禁
不
住
伸
出
舌
尖
輕
輕
舔
了
一
粒
芝

麻
進
嘴
裡
。
哦
，
一
粒
芝
麻
竟
然
這
樣
香
！
我
用
牙
慢
慢
磨
着
這
粒

芝
麻
，
芝
麻
那
特
有
的
香
味
瀰
漫
在
我
的
口
腔
中
，
我
還
從
未
這
樣

細
細
品
嘗
過
一
粒
芝
麻
的
香
味
呢
。
在
秋
日
的
傍
晚
，
我
為
一
粒
芝

麻
有
如
此
的
香
味
而
詫
異
。

我
大
概
是
餓
了
，
才
品
味
到
一
粒
芝
麻
的
芳
香
。
如
果
我
此
時
酒
醉
飯
飽
，
還
會
嘗

出
一
粒
芝
麻
的
香
味
嗎
？
如
果
我
像
某
些
腐
敗
官
員
那
樣
，
腦
滿
腸
肥
，
整
天
宴
會
不
斷

，
雞
鴨
魚
肉
蝦
鱉
早
已
吃
膩
，
燕
窩
魚
翅
鮑
魚
也
覺
尋
常
，
還
可
能
懂
得
一
粒
芝
麻
的
香

味
嗎
？在

茫
茫
的
人
海
中
，
如
我
一
樣
的
平
凡
老
百
姓
，
也
就
如
同
一
粒
粒
小
小
的
芝
麻
。

官
場
上
嫌
堂
堂
七
品
縣
令
的
官
帽
還
太
小
，
稱
之
為
﹁芝
麻
官
﹂
，
那
百
姓
就
連
芝
麻
都

不
如
了
。
現
在
倡
導
﹁以
人
為
本
﹂
，
可
是
被
稱
為
﹁芝
麻
官
﹂
的
內
地
某
些
縣
委
書
記

、
縣
長
，
大
權
在
握
，
高
高
在
上
，
獨
斷
專
行
，
無
人
敢
於
監
督
，
儼
然
一
方
諸
侯
，
早

已
不
是
什
麼
﹁芝
麻
官
﹂
的
可
憐
相
了
，
哪
裡
還
能
想
到
治
下
的
一
個
個
﹁芝
麻
﹂
百
姓

的
價
值
和
尊
嚴
，
哪
裡
還
能
以
這
些
﹁芝
麻
﹂
百
姓
為
本
，
他
們
恨
不
得
將
﹁芝
麻
﹂
們

的
油
榨
乾
，
根
本
不
把
百
姓
的
休
養
生
息
放
在
心
上
。
試
看
瓮
安
群
體
事
件
、
石
首
群
體

事
件
中
，
當
地
官
員
一
開
始
不
就
是
這
樣
做
的
嗎
？
只
是
沒
想
到
後
來
會
激
起
滔
天
巨
浪

，
陰
溝
裡
也
會
翻
船
。
這
或
許
可
以
稱
作
﹁芝
麻
﹂
的
憤
怒
吧
，
儘
管
憤
怒
不
是
﹁芝
麻

﹂
的
常
態
。

不
要
小
看
一
粒
芝
麻
的
價
值
。
誰
說
一
粒
芝
麻
的
香
味
微
不
足
道
，
無
足
輕
重
？
每

一
粒
芝
麻
都
有
自
己
不
可
替
代
的
香
味
即
價
值
。
倘
若
每
粒
芝
麻
都
珍
視
自
己
的
芳
香
，

都
盡
力
散
發
出
自
己
的
芳
香
，
整
個
社
會
就
和
諧
、
溫
馨
而
芬
芳
…
…

有
誰
和
我
一
樣
懂
得
一
粒
芝
麻
的
香
味
嗎
？
初
秋
的
一
個
傍
晚
，
我
在
街
上
慢
慢
回

家
，
細
細
地
品
味
着
一
粒
芝
麻
的
香
味
。

午間開車時，照例聽一
家電台的心理熱線節目，主
持人羅拉醫生和打電話求助
的女士有如下對話：

女士：我父親住在費城
，今年七十七歲，和母親結

婚四十七年。去年母親去世，不到六個月，父親在
酒吧認識了一位五十三歲的女子，才約會兩個星期
便結了婚。我出嫁後遷到加州來，過去一年和父親
見一次面，如今看望老人家更加不方便了。

醫生：為什麼？
女士：我帶孩子去父親家，一定見到那女人，

不知讓孩子叫她什麼好？
醫生：這好辦，你先問你父親的太太，願意被

晚輩稱做什麼？

女士：還有更為難的呢，（開始抽泣），父親
對不起我媽，我媽的墳頭沒長出青草來，父親就擁
抱上別的女人了。我媽和他恩愛一輩子……（泣不
成聲）。

醫生：（激動得聲音顫抖，喝問）你母親去世
以後的六個月內，你和丈夫做愛沒有？有過性高潮
沒有？你到外頭的豪華餐廳吃過燭光晚餐沒有？

女士：有
醫生：你居然在母親屍骨未寒之時，盡情享樂

……
女士：（啜泣，不回答）
醫生：（語氣放緩），你深深愛着的母親，生

前可沒想到你這麼自私。她所期望於你的，該比你
現在的作為好一些。你想過沒有？父親年邁，孤單
單一個人，病了要人照料，有話要找人傾訴，你每

天和丈夫孩子圍在桌旁吃晚飯的時候，有沒有想到
他的痛苦？你九泉下的母親若有知，一定希望這位
共同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男人活得好，一定為他
找到新的配偶而大大放心。」

女士不再哭泣，沒有再說話。最後，在醫生的
逼問下，勉強說了： 「我明白了，謝謝。」

羅拉醫生以歸謬法，四両撥千斤，廓清了籠罩
在愛上的迷霧。

愛，是為了讓被愛者快樂，愛之為承諾、奉獻
，不能被狹隘地解讀為無謂的犧牲。

中國內地的老年人再婚，遇到類似的困擾甚多
。更加不堪的，是兒女為了確保遺產，更竭盡搗亂
之能事。

羅拉醫生： 「你居然……」式的當頭棒喝，驚
醒多少曲解愛情的糊塗蟲！

今春，筆者赴蘇州工業園參觀
，慕名去吳江叩訪了柳亞子故居。
柳亞子（一八八七至一九五八），
清末秀才，是國民黨元老、現代著
名詩人、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故
居位於黎里古鎮太浦河畔，座北朝

南，原為清代工部尚書周元里私邸，雕樑畫棟古色古香
，門廳正中 「柳亞子紀念館」匾額，係原民革中央主席
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所題，故居現為 「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

走出柳亞子故居，對柳老一生有了更直觀的認識。
柳亞子是孫中山忠實信徒、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也
是我國舊體詩翹楚，享有 「南社」中堅、詩壇 「祭酒」
之譽。自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和新中國成立

，他伴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程一路走來，身懷強烈的
愛國情結和人文關懷，在民主黨派和知識界享有極高威
望，曾任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兼監察委員會主席、中國民
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等。柳亞子一生敢作敢為，他曾奮
勇營救共產黨人廖承志，曾與新文化旗手魯迅並肩戰鬥
，迅翁那首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名詩
就是為柳亞子所寫，他因怒斥 「皖南事變」被蔣介石
「開除出黨」。柳亞子與毛澤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結

識的老朋友。一九四五年毛赴重慶談判時曾與柳多次會
晤，兩人詩詞酬和被傳為美談，毛澤東著名的《沁園春
‧雪》就是回贈柳亞子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
屆全體會議將在北京隆重舉行，雖然此時柳亞子年過六
旬且體弱多病，毛澤東仍盛邀他前來參加新政協、共商
國事。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六十三歲的柳亞子偕
夫人鄭佩宜與陳叔通、馬寅初、葉聖陶、曹禺、鄭振鐸
、徐鑄成等二十餘人在中共香港分局護送下，秘密乘葡
萄牙籍 「華中輪」由港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途
中大家借用《莊子》篇名，將此行稱為 「知北遊」。柳
亞子按捺不住滿心喜悅，為史無前例的新中國正在召喚
自己而激動。一登船他就喜賦一首七絕： 「六十三齡萬
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
北溟。」 新政協舉行在即，其欣喜激越之狀歷歷在目了
！當然，他心中也有些許顧慮：新的政權和新的環境能
接納他這位 「老秀才」嗎？

風雲際會的 「華中輪」上每天都有自娛自樂的無主
題晚會，笑聲、歌聲、掌聲與海浪聲交織一起。興趣盎
然的柳亞子也參與其中，他在三月一日日記中寫道：
「有評劇清唱、民歌、粵唱、講古、魔術及集體遊戲等

，興趣頗佳……」葉聖陶則在日記中說： 「柳亞老談民
初革命……余與雲彬合唱 『天淡雲閒』……後全體合唱
《義勇軍進行曲》。」三月十一日 「華中輪」抵青島，
中共中央華東局設宴款待，賓主談笑甚歡，柳亞子竟喝
了二十杯煙台葡萄酒，以至 「飄飄然有仙意了」。

三月十八日，柳亞子一行乘火車抵達北平站，市長
葉劍英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及民主人士沈鈞儒、郭
沫若、許廣平等親臨迎迓，下榻於北京最高檔的六國飯
店。豪華的設施和貴賓級接待令這批來自香港的遠客感
激有加，柳亞子心潮激盪，即賦《抵北平感賦》一首：
「舊遊十五年前事，此日重來一惘然。尊酒碧雲應告慰

，人民已見太平年。」 翌晚，葉劍英設宴為柳亞子一行
洗塵，柳老即席發言，盛讚新政協。當晚在日記中云：
「大呼萬歲，彼得意。盡黃酒十餘大杯，數年來無此樂

事矣。」 其春風得意之狀可見一斑。
三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央機關由西

柏坡遷北平，宣布四月一日與國民黨政府舉行和談，六
國飯店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下榻處。這樣，住在六國飯

店的民主人士須移居他處，柳老被安排到頤和園益壽堂
。他原本就對 「和談」不抱希望，又要他從豪華的六國
飯店搬到偏僻的頤和園，頓感不爽。柳亞子本質上是個
詩人，素以 「詩壇領袖」自居，讀其《磨劍室詩詞集》
等作品，不難看出他濃郁的救世情懷和自我意識。一九
四五年毛澤東曾致函他說： 「先生詩慨當以慷，卑視陸
游陳亮，讀之使人感發奮起」 ，他大喜，寫下 「除卻毛
公即柳公，紛紜餘子虎龍從」 、 「一代文豪應屬我」 等
詩句。他自認與毛是多年 「摯友」，常稱毛澤東為 「老
毛」或 「潤之」。現在毛已在雙清別墅宴請黃炎培等人
，自己到京多日尚未被接見，諸事讓柳老想不開，怨氣
陡生。

三月二十八日，柳老寫下《感事呈毛主席》一詩：
「開天劈地君真健，說劉依項我大難。奪席談經非五鹿

，無車彈鋏怨馮驩。頭顱早悔平生賤，生死寧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 詩中選用大量
典故，不滿情緒呼之欲出。後聞毛澤東接見傅作義等人
，牢騷更甚，他說：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時我就
被蔣介石通緝，我一直反對蔣介石、跟着共產黨，現在
卻讓我在此坐 『冷板櫈』 了！」 於是氣不打一處來，動
輒對服務員大發脾氣，甚至打罵門衛和哨兵。四月二十
二日，聞訊的周恩來百忙中專門拜訪並宴請柳亞子夫婦
，周向柳敬酒說： 「我們到北平二十多天了，因為忙沒
有及時拜訪和請教先生，請先生諒解。聽說您情緒不大
好，我很不安……」周還通報了和談破裂、大軍南下等
訊息，對柳先生打人罵人和聲稱要 「投湖」、 「上吊」
等則提出善意批評。周恩來說： 「您老年歲大、身體不
好，有些事沒有麻煩您，您可能有誤會……希望您眼光
放遠些，今後有的是重要工作請您去做！」柳老心中一
塊石頭總算放下。臨走，周恩來再三敦促屬下一定要照
顧好柳老生活起居，不能低於北京飯店水平。

周恩來將情況及時彙報毛主席。毛於四月二十九日
寫下著名的《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一詩： 「飲茶粵海
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
讀華章。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
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柳老接到毛澤東和詩，驚
喜有加，當即誦讀起來，連聲道： 「好詩，好詩啊！」
心中的疙瘩終算解開了。當晚柳亞子再寫《次韻奉和毛
主席惠詩》和《疊韻寄呈毛主席一首》兩詩，情緒完全
好轉，其中 「未必嚴光憶富江」 、 「躬耕原不戀吳江」
，意為他願意留在北平 「參政議政」了。唯一念叨的是
：主席何時能 「撥冗」大駕光臨？想不到只隔一天，毛
澤東就到益壽堂來看他了，並邀他同遊頤和園。五月五
日，毛又派秘書田家英接柳老伉儷赴香山碧雲寺拜謁孫
中山衣冠塚，更請他們到雙清別墅暢談並共進午餐，這
天成為柳老進京後最高興的日子。他在《五月五日馬克
思誕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詩序中道： 「談詩論政，言笑
極歡。自揆出生六十三齡，平生未有此樂也！」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柳亞子出席了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十月一日，柳亞子當選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後又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
央文史館副館長、全國人大常委，揭開他傳奇一生的新
篇章。他住北長街八十九號時，毛澤東親筆為其寓所題
寫 「上天下地之廬」 匾額，意謂當年柳亞子 「上天下地
」尋找光明之夢終於實現了，兩位名人肝膽相照、榮辱
與共的戰鬥情誼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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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場館的再利用
文 佳

說起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的茶文化，
過去多是提及《紅樓夢》。近來，趁着業餘閒
暇，重讀了《水滸傳》，發現其中有不少獨特
的茶文化知識，運用恰到好處，描寫生動有趣
。在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
鎮關西》中寫到： 「（史進入城）只見一個小
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裡來，揀一副

座位坐了。茶博士問道： 『客官，吃甚茶？』史進道： 『吃個泡
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面前。」我們從中可以看出，
這裡說的茶博士其實是煎茶、煮茶、沏茶、泡茶的師傅。他們以
專精茶藝為特點，加上他們接觸社會各階層人士，見聞廣博，知
識面廣，茶客每每譽之為 「茶博士」。

茶博士的經營服務也非常靈活，史進和魯達相識後， 「魯提
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 『茶錢洒家自還你
。』茶博士應道： 『提轄但吃不妨，只顧去』」；而宋江去為晁
蓋送信時， 「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 『那官人要再用茶，一
發我還茶錢』」。魯達和宋江都不是當時付錢，茶博士都表現得
很大度，可見當時茶坊對於信譽好的老茶客喝完茶可以賒賬。

飲茶的禮儀風俗在《水滸傳》中也有反映，如第七回寫陸虞
侯來拜訪林沖，林沖就說： 「少坐拜茶。」因陸虞侯是高俅的心
腹，林沖對他奉若上賓，故稱 「拜茶」。

《水滸傳》中提及的茶湯多姿多彩，潘金蓮四次到隔壁極為
普通的王婆茶舖，便提到四種茶湯：梅湯（茶中放幾粒烏梅煎製
而成）、合湯（一種甜茶）、薑茶和寬煎葉兒茶。所謂 「薑茶」
，乃是宋元杭州等地流行的 「七寶擂茶」中的一種比較高檔的茶
品。以一些薑片做佐料，再加一些糖同茶葉放在一起，用沸水沖
泡。《水滸傳》中還有許多茶文化的話題可寫可侃，這裡只是說
個大概罷了。

《水滸傳》中茶趣濃
展 華

毛澤東到頤和園看望柳亞子


